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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千年历史中流淌出的岁月，
像是悠悠岁月里晃出的日夜，像是漫
漫时间内飘出的温柔。
湖边的小楼里，唱戏的名伶在台

上风情万种，那伴他身旁绕梁的音
韵，是透过一方幽帘，于指尖流转出
的美妙。戴着花冠的姣好女子，媚眼
如丝，修长的纤指“泛”弦，“吟”弦，
“揉”弦，“弹”出往昔，“勾”起回忆，
“轮”出那梦中的桃源。布满红丝的
媚眼中，粗茧横生的纤指下，是日夜
的练习，是生活留下的印记。
千年琵琶万年筝，一把二胡拉一

生。
千年的印记“绞”入“瑟瑟”弦音

中，那一首首曲儿，是一篇篇故事，是
一段段未了的情。
《十面埋伏》道的是汉军之勇，楚
军之殇。战鼓擂擂，马蹄阵阵，呐喊
声声，没于“当啷啷啷”的乐声中，我
日夜奏起这首曲，恍惚中穿越千年，
目睹那血性的垓下之战。琴声隆隆，
调起四面的楚歌，一叶知秋，一草知
春，一首高歌，知晓最后的山河动荡。
一代霸王当是项羽，生而人杰，

死亦鬼雄，西楚霸王羁荡一生，军营
帐中翩然起舞的虞姬，是他此生最后
的温柔。我曾在音乐会上听过一曲
《霸王卸甲》，吟的便是这红颜与霸王
生死离别的决绝。琵琶本柔，却也可
迸出惊世的武曲，幽谧陋室中阵阵狠
劲的琴音，“扫”出霸王别姬的不舍，
“扣”下乌江自刎的不甘。
两曲终，历史现；一曲又起，清音

入耳。
诉一曲衷肠，诵传世诗篇，这

《诉》中所念，即是唐朝的白居易，写
下的《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
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
珠小珠落玉盘。”细珠轻“滚”，缓缓
“推”出民乐之神奇，慢慢“挽”出国粹
之经典。
这世间并不全是俗人，亦有通意

的雅士，听过这千年琴音，曾有雅士
谱一首诗道：
一曲间，二玉相欠，三指动四弦。
五更殿，六相调绵，七女谱八篇。
九部乐，十面埋伏，千珠启万渊。

泽国五中温德斌点评：文字幽
婉，文笔清幽，一篇充满文化气息的
小文，道出了作者对琵琶的独到感
悟，让不懂琵琶的人也产生怀古之忧
思，也心生对琵琶之向往。这是文字
的魔力，也是思想的力量。不足之
处，在于内容有些单薄，让人觉得结
尾来得太快了些。

琵琶
温中实验九（10）班 孙诗琦
指导老师 朱丽亚

放学的铃声已经响了两遍，整个
校园都在一瞬间变得安静。楼道里的
灯灭了个七七八八，只余下几盏还透
亮着惨白的光，反衬得寂静的校内更
加昏暗。沿着楼梯下到一楼，已经感
到有些疲惫。拖着因为体育锻炼而酸
痛打颤的双腿，抱着手上厚重的外套
和层叠的书本，就这样晃悠到校门口，
刷脸出门。校门外已稀稀落落地只余
几个耐心等待孩子放学的家长，因此，
那辆在昏黄路灯下的小摊车便格外显
眼。车前，大而醒目地印着“青草糊”
几个大字。车上，是拥挤的瓶罐，簇拥
着中央两个朴素的大铁桶。车后，是
动作利落流畅的中年人，三两下将手
中的塑料杯填满，递给也许是今天的
最后一位客人，这辆小车，不知在学校
外来来去去的人群中静候了多久，好
像是路旁的一个邮筒般，安静、和谐、
自然，像是原本便一直在此处，未曾离
开过。
小学的时候，这样的小车是随处

可见的。卖的东西是五花八门，又大
多如出一辙。烤串、汉堡之类的，永远
被不同年龄的学生围得密密匝匝，弥
漫着浓郁的油烟气息。卖青草糊、石
莲糊的，无一不散发着糖水、薄荷的气
味。摆摊的人大多是朴素劳碌的中年
人，男的留着凌乱的胡碴，女的扎着蓬
松的辫子；穿着颜色暗淡，摊点布置简
陋，但鲜红面孔上的笑容是不变的，向
人招呼的姿态也是相似的。这样流传
十几年，路边摊好像是一种充满烟火
乡土气的文化。因为去得少，有关这
一方面的回忆便格外珍稀。
小的时候，幼儿园门前有一个卖

豆腐花的摊点，豆香绵长清新，入口绵
软松散。不像青草糊那般置于铁桶

中，豆花是摊主用长柄的勺从一只素
雅的深木桶中舀出的，浇上深色的棕
红的糖汁，至今我也不明白那究竟是
什么？想来也许是红糖吧！刚舀出时
热气腾腾，风一吹便飞快地凉了下来，
豆香却吹不散，长久地香着。转头望
去，那摊主已将木桶盖上，盖子包着一
层厚实的棉布，平添一分小巷旧城间
的风情。不过，自我上小学后直至现
在，再没有尝到过那么好吃的豆花。
大酒店里的豆花，一样是木桶盛的，一
样是用长柄的勺舀；佐的是精致的蜜
红豆、榨菜丝；浇的是桂花汤、鲜酱
油。高贵地装在彩漆的瓷碗里，却怎
么也比不上小塑料杯里只平平浇一层
糖水的“街切”豆花了。好像失了那风
吹日晒的厚棉布，离开那偏僻的小巷，
木桶里的豆花就已经过了青春，开始
衰老。
近几年环境综合整治，已经少见

那街头小摊。那盈满烟火气却不显俗
气的小摊，好像一点点地从大街小巷
里隐没了。但在疫情得到控制后，那
一家家熟悉的小摊，响应着路边摊文
化传播，又一点点支起来了。那转角
的摊点，好像从未走远，又在平凡的城
市生活中，谱写下一个十几年。

大溪四中卢群芬点评：一杯青草
糊，许多人的回忆，小作者从初中夜自
习后的昏黄路灯下的小摊车开始着
笔，并插叙了小学门前五花八门的小
吃点心和幼儿园时卖豆腐花的摊点，
文章娓娓道来，我们仿佛也跟着他吃
个饱，喝个足。难得的是，文章不仅写
了转角的摊点，还写了朴素劳碌的摆
摊人和路边摊文化的传播，深化了文
章主题。

从未走远
市实验学校九（11）班 赵乐仪

门外，一棵几十年的老樟树；树
上，几声清脆的鸟叫；树下，一位年近
古稀的老人。
听外婆说，那位老人无妻无儿，一

生孤独，却活得自由自在。老人自学
本领，当了半个世纪的鞋匠，整个小区
无人不夸他手艺好。
我脚上这双棉拖鞋，前几天开了口

子，它俩倒乐呵呵地开嘴笑，我走路却
“哒哒”响。来到那棵樟树下，也算是见
识到了老鞋匠能吃大半辈子的“饭碗”。
一把大钉锤，三四把小刷子，几支

鞋胶和一张堪称“古董”的木桌车——
大概是老人自己拼装的。与其说是鞋
匠铺，不如说是张小木桌。抹些鞋胶，
贴上鞋底，在周围用砂纸打磨光滑，大
概只有十几秒的时间，老人便递给
我。他的手粗糙至极，深深的沟壑，像
极了他身旁樟树上的树皮。
人家都说这位老鞋匠手艺好，凡

是他修的鞋就没有再坏过半次的。他
人也好，大到鞋跟掉了，小到开口子，
价格都只是三四元——十年前这样
收，十年后也这么收。
肯干，实打实的“干”，这是其中一

个老鞋匠——干活时的老鞋匠。
还有另一个老鞋匠，生活中的老

鞋匠。
老鞋匠一生中只做两件事，修鞋

是一件，还有一件是打牌。闲来无事，
与几个老友打打牌，也许是他最大的
消遣了吧。生活中的老鞋匠，被称为

“好好先生”，啊不，“好好老人”。别人
叫他帮忙，就没有不答应的。
去年居委会装修，要搬整车的货

物，虽然也叫了一群年轻力壮的小伙
子，但进度还是很慢。老鞋匠见了，
二话没说上前帮忙。几吨的货，老人
至少搬了半吨。别人叫他下去休息，
甚至有急了的求他的，老人一反平时
的和蔼，像个“老顽童”就是不休息。
当晚，老鞋匠在打牌时还悄悄地揉
腰，那直挺挺如樟树干的腰，有点累
了。
与他修的鞋一样，老鞋匠做的事

也一样让人找不到一丝错误和漏洞。
待人，老鞋匠热情似火；接物，老鞋匠
也是一丝不苟。人们只要提起“老鞋
匠”，最先浮现的记忆，一定是老人的
无论何时何地都浮现的笑。
老鞋匠一生无闻无绩，但他是我

的偶像，即使没有“爆表的颜值”，也没
有“不俗的谈吐”。他永远是樟树下的
老鞋匠，他永远是樟树。

大溪四中卢群芬点评：小作者是
个生活有心人，通过他的娓娓道来，一
个不起眼的老鞋匠，仿佛就在我们的
身边，他手艺好，人也好。不管干活时
的老鞋匠，还是生活中的老鞋匠，他的
热情和一丝不苟都让人印象深刻。文
章条理清晰，过渡自然，语言质朴简洁
又有生活气息，不失为一篇佳作。如
果最后一句再升华一下会更好。

樟树下的老鞋匠
九龙学校八（5）班 潘译然 指导老师 叶建飞

正值芒夏，风染上了闷热的气息，牵
动衣角，在耳边留下浓浓夏意。
遛着狗，走在田间交错相通的道上，

夹道杂草因无人打理而肆意疯长，在风中
发出微妙的声响。
“哎呦，来遛狗了？”田间的阿伯伸直
了腰杆，随手抓起挂在脖子上的毛巾，边
擦汗边说。
“嗯，今天周五，放学早。”像往常一
样，答了阿伯的话，继续在田间闲逛。刚
才那位是隔壁村的永伟伯，长着一张和善
的脸，再多的皱纹也无法掩盖他那顽童般
的双眼，大家都喜欢叫他阿伯。说起永伟
伯，那可是种橘苗的一把好手。他家种的
是幼橘苗，一大片的。前阵子还开了花，
可香了。本就不大的白幼花，夹杂在本就
不大的绿幼叶间，显得愈发娇小，惹人
怜。散发的气味混着淡淡的泥土香和各
种草的香味，萦绕在鼻尖，让我觉得连空
气都是香香的。今儿个的叶子，似乎比上
周大了些、密了些。光照下生气勃勃，元
气满满。经脉有序长高的样子，搓捏在指
尖，是丝滑的质感。边缘的尺尖，顺滑下
来倒也不扎人，还挺舒服的。
有条溪穿插在田间，汩汩的流水，无

声流过。许是因溪底不平的石头，溪面也
是一突一突的，在石壁上留下痕迹。午时
的太阳尤烈，但这溪仍是凉的。阿伯们都
喜欢在溪边洗把脸，再拧个毛巾，挂在脖
子上，便去田里忙活了。
爷爷在此处也有一块田，是种蔬菜

的。爸爸喜欢香菜，爷爷便种了香菜；大
伯喜欢白菜，爷爷便种了白菜；奶奶喜欢
笋菜，爷爷便种了笋菜；我喜欢小番茄，爷
爷就种了好多好多；弟弟不喜欢蔬菜，那
也是要种的。问爷爷喜欢啥，他总是乐呵
呵地说：都喜欢。要在前几年，爷爷还要
忙上许久，那是片稻田，金灿灿，明晃晃。
每到秋天，大伙都是要收稻谷的，“咕咕、
咕咕”，打谷机的声音宛在耳边。那时一
家子吃的米都是爷爷种出来的，可香了。
后来田地被村里收了回去，租了出去，改
种了荷叶，但不见荷花，也不见那满池的
水，后才知道那是芋头叶，待十一二月，又
是一番忙碌的模样。大家会提一个大麻
袋，扛个小锄头，轻轻地将土中的芋头翻
出来，再是甩掉些土，装入麻袋。我也曾
好奇地摸上几块，想着是学雷锋，帮帮人
家，倒不想刚回到家，那家人就把我挖的
几块送来了，说是帮了忙的好处。
继续走，开始下雨了，再远处的田有

些影影绰绰，看不清轮廓。大家都往家的
方向走。
“该走了，雨大了。”
“好哩！”
田乡渐渐落在后头，被雨笼罩着，雾

蒙蒙的，美好。

大溪四中卢群芬点评：屋前田乡，扑
面而来的是浓浓的乡土气息，永伟伯的橘
园、穿插在田间的小溪、爷爷的田地，无一
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文章写景也写
人，乡邻的质朴善良与勤劳热情也跃然纸
上。屋前田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风景优
美、民风淳朴的“世外桃源”。小作者老练
的文笔，语言灵动有质感，显示了其较好
的文字驾驭能力，令人回味。

屋前田乡
大溪二中九（1）班 滕倍含
指导老师 章美云

那个夏天的蝉鸣似乎格外聒噪，云烟退去后才发现，
原来来日方长。 ——题记
天空青青的，夏天的雨干脆利落，在红砖白墙的王老

头家门前卷成了珠帘。摇蒲扇的王老头见雨势渐大，匆
匆把晾在外头的草椅挪进了屋，动作笨拙又可爱，连门板
也漾起了“咯咯”的笑声。
我打着粉红小伞，踩着小碎步跑到王老先生跟前，

“爷爷，我饿了，我要吃油圆嘛！”
“落雨了，等一会雨细了，爷爷带小元元走XX家串
门，顺便带几个油圆，好用吧？”王先生露出了憨厚的笑
颜，操着一口土话与我打趣。
他摸摸我的脑袋，感慨这时间太快，转眼我就开始念

书了，不知道还能否看到我读大学的那一天？我瞪着眼
睛拍着他的手怒斥：“呿，爷爷说的什么话？爷爷当然能
和我永远待在一起啦！我以后要考个名牌大学给爷爷
看！”
我捧着缀满芝麻的油圆，咬下一口，翻出热烫的豆沙

馅儿，齿颊生香。
再后来，一向健壮的老王同志居然生病住了院，我忙

于学业，见到他的机会更少了，那天正好也下雨，我到医
院看望久别的他。
“小元元，小学几年级了？啊喏，长大了！快给爷爷
说说有什么趣事。”爷爷戴着吸氧机，缓慢而欣喜地与我
畅谈人生。他面前的电视回放着好几年前的春晚，段子
老掉牙，但他枯枝般的手轻轻抚摸我肉肉的小手时，我竟
觉得冰冷的医院也生出几分人情味与眷恋。伏在玻璃窗
上细小的水珠折射出无数个美好的万家灯火。
只是我以为这次告别是短暂的分离，没想到一去，便

是永别。
那天阴雨绵绵，是下得最不豪爽的一场雨，和王老本

人一点也不一样。凌晨四五点起来送葬，我再无和老人
闲扯的机会了。老家那座白房子溶化在阴冷的天空里，
又被失神的我分解成了无数个点，只看得见亲戚们的人
影在里面晃动。
我不记得那天哭了几回。只知道人的生离死别就像

白纸上的散沙，风稍一吹，整个世界就崩塌了。我像活在
低气压下，一直低沉了好些日子。
禁不住泪水，禁不住岁月，禁不住至亲的不告而别。

禁不住童年与所有人长长久久团圆的美丽幻想的破碎。
后来我发现，我能从迷茫里站起来。那天我无意间翻

看母亲手机里的备忘录，发现她对爷爷的深切感情，发现她
与我一样痛着，她的压力比我这个尚不成熟的未成年人大
多了。但母亲的备忘日记本里记载的从来不是忧伤和抱
怨，而都是激励的话语，鼓励自己努力工作。爸爸与奶奶，
姑姑和堂哥大家都过着自己的生活，没有整日被忧伤缠身
而郁郁寡欢，用夜以继日的努力让生活延续着。
人总要慢慢成熟。一直以来，我畏惧的是未知的方

向和没能好好陪伴老人的自责。但我忽略了还有那么多
陪伴在身边的亲人，我的外婆、外公、奶奶、妈妈、爸爸。
如若沉浸在后悔里蹉跎了岁月，没有尽己所能地照顾好
身边的人，恐怕就落入了窠臼。
那么往前走，那里还有太多不容辜负的美好。于我

的爷爷老王同志来说，最好的思念不是因他悲伤，在朝阳
的年纪里活成了黄昏；而是多年后坚定地与他说，你看我
没有放弃，你的孙女活成了她想要的样子。
都说往事如烟，其实往事并不如烟，恰逢今日，奶奶

来看我，我与她追忆往昔，发现居然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便也不避讳地聊到她温柔的老伴。
她说都挺好，我说我禁得住忧伤。

市四中章正辉点评：文章给人的第一感受是文字间
洋溢着浓浓的情感，让人心生怀念。开篇用抒情的文字
深情地回忆了小作者和老王之间的点滴往事，细节生动，
然后叙述老王去世后内心的悲伤及对爷爷的怀念，那种
挥之不去的伤痛触手可及，作者最后的情感并没有落在
悲伤上，而是感悟到人生的精髓，变得乐观。主题深刻，
过渡自然，中心突出，感情真挚。但稍显遗憾的是，后半
部分的文字可以简略些，文章会更吸引人。

云烟里
市四中九（3）班 王江元一 指导老师 曾雪玲

请逆着晚风奔跑吧，悠然地奔跑，不用担
心迷失方向，也不用害怕跑得太远来不及回
家，因为在秋日的夜里，城镇中随便一条路都
可以延伸到家的方向。

——题记
从前是不喜秋的。
独自走在城市的黄昏，孤独被斜阳摇曳

成猎猎的旗，招摇在四周的暮云里，秋风是带
着寒意的，丝丝侵入我的肌肤。从前的秋便
是如此。
但是此刻，城镇熙熙攘攘，慢慢悠悠，慵

懒如猫。初秋，便在拂晓偷渡清凉时光，趁暝
色清浅，趁阳光微眠。
悠然地，我独自慢跑起来，在晚风中，慢

慢地等时光路过。
夜空淡淡的黑色中流转着几抹宝蓝色，

又私藏了几绺落日云朵的浅粉梢发，在黑色
薄纱里渐渐晕染开一片紫色，颇有几分光年
之外的星河姿韵，皎洁的圆月浅浅地藏匿于
神秘之中，留下星辰做她的眼，温柔地注视这
世间万物。
我听到了自己均匀的呼吸，感受汗水在

皮肤上的流动，但我没有任何想法，只是单调
而纯粹地向前跑。云朵窝在天际一隅，渐渐
凝固了，街边烧烤摊的熏烟在热油炸起时掀
开一片外焦里嫩的香，噼里啪啦溅起浓郁的
初秋的味道；水果摊的小贩悠闲地靠在躺椅
上，时不时招呼一声，叫卖声热情而灿烂；几个
小孩笑闹着跑了过去，碎发在风中飘扬⋯⋯我
悠然地感受着这一切，人间烟火，圆月残霞，都
让我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淋漓酣畅，像个孩子
般单纯愉悦。虽说永远也不知道自己会路过
谁的生命，谁又会路过你的生命，但遇见，不
就是秋的赠礼吗？
所谓秋，大抵就是如此。
现在想起马致远的那句“夕阳西下，断肠

人在天涯”，便觉得太悲伤，太苍凉，太凄婉。
而此刻的秋，如薄荷糖般清甜，如湖面的月光
般璀璨而亲和，有着独特的悠然风光。
或许曾经不喜，但在不知不觉间，这个秋

夜，她轻轻告诉了我该如何描绘心中的风光，
她让我逆着晚风奔跑，悠然地奔跑，从此，我
不再迷路，因为我知道，在中秋的夜里，城镇
中随便一条路都可以延伸到家的方向。也终
于明白郁达夫的那句话：“秋天，这北国的秋
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
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确实，中秋
的风光，值得。

大溪四中卢群芬点评：从不喜秋天到爱
上秋日，甚至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
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先抑后扬使文章
有起有伏，马致远的秋和此刻的秋对比鲜
明。在秋日看一场人间烟火，圆月残霞，淋漓
酣畅的愉悦，属于你，也属于读者。优美的诗
意表达，可见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不失为一
篇佳作。

闲对风光独自游
市三中八（5）班 张熙桐 指导老师 陈晶

我住在市区，在这个喧嚣嘈杂的环境中，
秋天的“画笔”很少会顾及，无非就是在“笔尖”
沾一滴黄色或者红色的颜料，随随便便在路边
的树上点一笔，添几片落叶，就不再理会了，落
叶会被环卫工人和洒水车清理掉，就这样“来
也匆匆，去也冲冲”，市区的秋天便不再露面
了。
但在我老家大溪，那里的秋天可是与市区

截然不同，“秋画家”准备了许多桶颜料，随时
会倒入画中。
秋季的稻田是“秋画家”浓墨重彩的一笔，

展开画卷肆意泼开绿色，洒上金色，在秋日艳
阳的照耀下，金色的稻田在闪闪发光，农民们
喜笑颜开，在稻田里说着丰年⋯⋯
果园里，是一个个丰满而红润的果子，这

个时候，“秋画家”不再使用豪放的笔调，而是
如一个雕刻家一样仔细地刻画着每一个果子
的脸庞，它们一个个你不让我，我不让你，争先
恐后地展现自己最美的姿态，这不正是秋日的
一道亮丽风景吗？
夜幕降临时，我坐在窗前，细细聆听，仿佛

听到了池塘里的青蛙在演奏莫扎特小提琴曲，
这声音飘到很远的地方，飘到了蟋蟀的耳朵
里，于是它们也酣畅淋漓地奏起了优美动听的
秋日私语。我眼前变得模糊起来，不是因为倦
意，而是因为陶醉，我闭上眼睛沉醉在这秋夜
里。
突然，一阵阵“滴答”声窜入其中，哦，是秋

雨！我睁开双眼，又变得兴奋起来，雨点应和
着动物们演奏的乐章，敲击出了玄妙的鼓点，
让夜晚变得生机活力。
秋雨很快就停了，在微凉的秋风里，我不

觉吟诵起“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天，
我的老家大溪，又该是另一番风情了吧？

大溪四中卢群芬点评：文章以“秋画家”入
笔，把市区的秋和家乡大溪的秋作比较，写出
了乡村独有的秋天。金色的稻田、丰满而红润
的果子、各种小动物的秋日私语和“滴答”的秋
雨，在作者眼里形成了一幅色彩缤纷又空灵的
乡村秋日图。过渡自然，结构清晰，情景交融，
值得一读。

家乡的秋天
市四中七（11）班 岑灏


